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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早期景德镇御器厂的建立，标志着瓷器生产进入了御窑时代，御窑遗址的大量考古发现证实了

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御窑的生产能力
‹1›
。除青花瓷、釉里红瓷、白瓷等在元代的基础上有突飞猛进的发

展，明早期彩瓷方面也有创新性的突破
‹2›

。彩瓷艺术最终在成化一朝全面爆发，景德镇由此开启了一个

全新的彩瓷时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御窑遗址范围内陆续出土了大量洪武、永乐、宣德及少量正统朝的瓷器，

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彩瓷，极大地丰富了学界的认识。2014年以来，在珠山北麓又发现了大量所谓

“空白期”，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御窑瓷器，除各式青花瓷器外，新器形、新釉色、新装饰彩瓷的发

现，更填补了以往考古资料方面的空白。该文拟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重要的传世品，对明早

期御器厂彩瓷的生产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如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明）

李东阳等敕纂，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陶器”条，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

‹2›  这里的“明早期”指洪武至天顺时期。史学界通常将正统一朝作为明代中期的开端，然而从瓷器的风格特征上看，正统、景泰、

天顺三朝与洪武至宣德有较强的联系，故将其划为明早期。这里的“彩瓷”取狭义，指釉上彩、填彩和釉上釉下结合彩（如斗彩）等，不包括

单一的釉下彩瓷，如青花、釉里红瓷等。

内容提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历年考古出土明早期御窑彩瓷的情况，

并结合传世品，梳理了明早期洪武至天顺各朝彩瓷的品种。特别是依据 2014 年珠山北

麓的考古新成果，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即所谓“空白期”的彩瓷作了归类性总结。

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明早期御窑彩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对明代彩瓷的整体发展轨迹加

以思考。此外，结合文献对明早期御窑彩瓷的地位、价值观及用途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景德镇  御窑彩瓷  明代早期

明早期景德镇御器厂彩瓷的生产

——以御窑遗址考古发现及传世品为中心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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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早期各阶段彩瓷的发现及品种举例

（一）洪武朝

1. 红绿彩

1994年御窑遗址中部东侧，政府修建宿舍，在明初地层中出土

了一件红绿彩缠枝菊纹侈口盘〔图一〕
‹1›
。该盘残长13.2厘米，侈口，

曲腹，圈足，圈足断面呈倒梯形。器内、外施白釉，足底无釉。外壁

以矾红彩绘扁菊纹，以绿彩绘缠枝绿叶，构成红绿相间的装饰效果。

此盘具有洪武时期的典型特征，足略呈倒梯形，挖足稍浅，南京明故

宫遗址也出土有同类器。

近年来，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明初地层也发现了一些此类形制的白

釉产品，具有同一时期的风格特征
‹2›
。扁菊纹被视为洪武瓷器的典型

纹饰之一，在历次御窑考古工作中多有此类纹饰的青花瓷发现，然而

以红绿彩作装饰的器物则十分珍稀。

2. 矾红彩

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一件矾红彩云龙纹盘残器〔图二〕
‹3›
。

口径15.6厘米，足径9厘米，高3.5厘米。此盘形制与上件红绿彩盘较

为一致。通体矾红彩装饰，内底绘“品”字形云纹，内、外壁各绘首尾

相对的五爪云龙纹。呈“品”字形排列的三朵云纹也是洪武瓷器流行的

纹样之一，除了彩瓷，在青花瓷器中也常常可以见到。

（二）永乐朝

1. 矾红彩

1984年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了一件矾红彩云凤纹直壁碗〔图

三〕
‹4›
。口径13.2厘米，足径7.5厘米，高7.3厘米。直口，深腹，圈

足。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以矾红彩绘云凤纹及变形莲瓣纹。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启明气象——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洪武时期珍品展》页15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2017年。 

‹2›  翁彦俊：《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的分期研究》页440－441，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7年。

‹3›  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页40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6年。

‹4›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16－317，图版128，台北：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年。

〔图一〕 洪武红绿彩缠枝菊纹侈口盘
图片采自 《启明气象——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洪武时
期珍品展》 页15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7年

〔图二〕 洪武矾红彩云龙纹盘
图片采自 《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 页40，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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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直壁碗的形制从洪武时期的

“墩子碗”继承而来，是明早期生产的

一类特殊器形。

2. 金彩

永乐时期的金彩器物见有白釉贴

金和青花描金。

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发现了一批

永乐官窑瓷器，其中包括稀见的白釉

金彩瓷器
‹1›
。

金彩花口折沿盘〔图四〕，口径

36厘米，足径20厘米，高6厘米。折

沿，菱口，花瓣形曲腹，矮圈足。足

底可见明显的火石红。通体贴金彩装

饰，内折沿饰缠枝莲纹一周，内壁饰

折枝花卉纹一周，盘心饰六出开光缠

枝莲纹，外壁饰折枝花卉纹。

金彩花卉纹敛口钵〔图五〕，口径24.5厘米，足径25.8厘米，高13.8

厘米。敛口，腹下部内敛，平底。内外施白釉，釉面有开片。外壁饰金

彩缠枝花卉纹。

此类器物金彩装饰非描画而成，而是采用贴金工艺。整器造型优

美，加贴金彩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传世未见同类器物。

台北 “故宫博物院 ”收藏有一件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图

六〕
‹2›
，口径14.9厘米，足径5.4厘米，高6.4厘米。侈口，腹较深曲，圈

足较高，足墙稍内斜。通体施白釉，釉色微泛青，光亮，裹足刮釉。青

花发色深沉，晕散。外壁口沿绘交错的曲线纹边饰，腹部绘缠枝苜蓿

花纹，内壁口沿绘菱形十字锦纹边饰，内底绘莲荷纹，内腹部以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故宫博物院也

有同类器收藏，惟金彩脱落情况较严重
‹3›
。

‹1›  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172－173，图版54；页206－207，图版72。

‹2›  黄兰茵主编：《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页150，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年。

‹3›  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页

122－123，图版51，故宫出版社，2015年。

〔图五〕 永乐金彩花卉纹敛口钵
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206-207，
图版72

〔图三〕 永乐矾红彩云凤纹碗
1984年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316-317，
图版128，台北：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年

〔图四〕 永乐金彩花口折沿盘
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172-173，图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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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彩

1994年御窑遗址龙缸弄一带

明初地层出土一件绿彩缠枝灵芝纹

折沿器托〔图七〕
‹1›
。口径25厘米，

足径16.5厘米，高8.5厘米。该器

托外壁以低温绿彩绘灵芝、竹叶纹，

足部绘变形莲瓣纹一周，内口沿绘朵

花纹一周。

此器造型独特，绿彩装饰较为

清雅，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绿彩渣

斗，是永乐时期的新创器形。

4. 黄地绿彩

黄地锥绿龙纹梨形壶，1983

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八〕
‹2›
。口径3.9

厘米，足径5.6厘米，通高12.4厘

米。宝珠钮拱形盖，壶身作梨形，

曲柄长流，圈足较高且外撇，盖沿与柄的上端各有一系。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壶身锥刻双龙戏珠纹及祥

云十四朵，下腹近足处与盖锥刻变形莲瓣纹一周，珠顶锥刻成花蕾状，流两侧及外足墙锥刻卷草纹。锥

刻纹饰外作黄地，内填绿彩。同类品种还见1984年御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黄地锥绿龙纹小盘〔图九〕
‹3›
。

此类装饰是在涩胎上锥刻花纹并填以低温黄、绿铅釉彩，再经800℃以上温度烧制而成，应为永乐

时期景德镇窑首创。

5. 红地绿彩

红地锥绿龙纹盘，1984年御窑遗址永乐地层出土〔图十〕
‹4›
。口径14厘米，足径8.8厘米，高3.9厘

米。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内斜。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内壁印云龙纹，盘心锥祥云三朵，外壁锥刻云龙

纹。锥刻纹饰外作矾红地，内填绿彩。此种装饰技法与黄地绿彩器如出一辙。

‹1›  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202－203，图版70。

‹2›  首都博物馆：《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页92，图版53，文物出版社，2007年。

‹3›   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20－321，图版130。 

‹4›   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18－319，图版129。

〔图六〕 宣德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 《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 页150，
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年

〔图七〕 永乐绿彩灵芝叶纹器托
1994年御窑遗址龙缸弄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202-203，图版70 

〔图八〕 永乐黄地锥绿龙纹梨形壶
198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 页92，图版53，
文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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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刻花黄彩

刻花黄彩龙纹靶杯，1999年明御窑

厂故址东司岭一带出土。该器外壁刻龙

纹，上填绘黄彩
‹1›
。

此器应是目前御窑遗址出土最早的

黄彩瓷器，刘新园先生也指出，“以铅作

熔剂的低温黄、绿釉在永乐以前只用于陶

器，而从永乐开始才成功地用于瓷器装

饰——即所谓‘浇黄三彩’”
‹2›
。

（三）宣德朝

1. 金彩

传世有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红釉金彩赶珠龙纹碗〔图十一〕
‹3›
和霁

红金彩双龙赶珠纹靶盏等。1994年御窑

遗址宣德地层出土一块青花贴金小碗残

片
‹4›
，其小片金箔是贴在青花网格状纹饰

内，金彩剥脱较严重，在剥脱的釉面上留

有贴金痕迹，说明其金饰工艺沿用前代贴

金技法。

2. 矾红彩

矾红彩龙纹高足碗，1993年御窑遗

址出土〔图十二〕
‹5›
。口径15.5厘米，足径

4.5厘米，高10.6厘米。侈口，深腹，高

足外斜。通体施白釉。矾红彩装饰，外壁绘两条赶珠龙，高足下部绘一周卷草纹，内壁口沿绘双圈，

盏心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1›  江建新：《中国釉上彩瓷史略》页35，文物出版社，2015年。

‹2›  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载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49。

‹3›  前揭《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页27。

‹4›  前揭《中国釉上彩瓷史略》页42。

‹5›  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5，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图九〕 永乐黄地锥绿龙纹盘
198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320-321，
图版130

〔图十〕 永乐红地锥绿龙纹盘
1984年御窑遗址永乐地层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 页318-319，
图版129

〔图十一〕 宣德红釉金彩双龙赶珠龙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 《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 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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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彩

黄彩花卉纹盘残片，1993年珠山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出土〔图十三〕
‹1›
。侈口，曲腹。内、外施白釉。

内、外壁以黄彩绘缠枝花卉纹。

4. 黄地绿彩

黄地堆绿龙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四〕
‹2›
。口径18.2厘米，足径11.2厘米，高4.1厘米。侈

口，斜曲腹，圈足。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外壁用胎泥堆两条赶珠龙。龙纹填绿釉，隙地作黄釉。盘心刻

品字云纹，内壁印双龙纹。

其黄、绿釉均为素胎上挂釉，经二次烧成。

5. 青花填红彩

青花填红八边形花钵，1988年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出土〔图十五〕
‹3›
。口宽40厘米，足宽26.3厘米，高

20.3厘米。器呈八边形，折沿，斜壁内收，近足处起一周凸棱。通体施白釉。口沿及外壁以青花为地，

‹1›  鸿禧美术馆、高雄市立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展》页120，高雄市立美术馆，1998年。

‹2›  前揭《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62。

‹3›  前揭《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0。

〔图十二〕 宣德矾红龙纹高足碗
199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 页225，
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图十三〕 黄彩花卉纹盘残片
199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展》 
页120，高雄市立美术馆，1998年

〔图十四〕 宣德黄地堆绿龙纹盘
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 页262

〔图十五〕 宣德青花填红八边形花钵
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 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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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处填矾红彩，口沿饰卷

草纹，外壁开光内饰宝相花

纹，近足处饰卷草纹，外

壁口沿下留白处以青花横

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

款。同类装饰还见有1988

年御窑遗址出土的青花填红

花卉纹花口钵〔图十六〕
‹1›
。

以釉下青花作地内填釉

上矾红彩的釉上、釉下结合

装饰，为宣德首创。工艺上

与黄地青花、孔雀绿地青花

等异曲同工，区别在于低温

釉和低温彩的使用。此类作

品或作为试验品，因效果不

甚理想，鲜有流传。

6. 青花矾红彩

与上一品种工艺相近，

区别是前者以青花为辅，凸

显红彩装饰，几乎不见留

白，纹饰繁满，且因平涂彩

料，难免有拖滞之感；后者

釉下青花与釉上红彩各自

作画，共同组合呈整体纹样，留白处多，纹样清丽雅致。上海博物馆藏有青花海水矾红海怪纹靶盏
‹2›
，

两岸故宫博物院均藏有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图十七〕
‹3›
，都是该品种的典型佳作。釉下与釉上彩绘的结

合，为更加复杂的斗彩瓷器的创烧提供了先决条件。

7. 斗彩

斗彩鸳鸯莲池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八〕
‹4›
。口径21.5厘米，足径13.3厘米，高4.2厘米。

‹1›  前揭《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1。

‹2›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76，文物出版社，1979年。

‹3›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页230，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0年。

‹4›  香港艺术馆：《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图版50，香港市政局，1989年。

〔图十六〕 宣德青花填红花卉纹花口钵
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 页221

〔图十七〕 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
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 
页230，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0年

〔图十八〕 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
图版50，香港市政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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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内斜。通体施白釉。内

口沿以青料书藏文吉祥经一周，其大意是：“白

昼安宁夜安宁，白日中午得安宁，昼夜长久安

宁兮，三宝保佑安且宁。”盘心绘红莲三组，并以

芦苇、红蓼、慈姑、浮萍等穿插其间，鸳鸯以青料勾

勒，再以红、紫、黄三色画羽毛，外壁绘红莲四组

并饰以红蓼、慈姑、鸳鸯两对穿插其间，足底双圈

内青料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

虽然文献有关于宣德斗彩的记载，但很长时

间里因为未见实物，多以成化为始。1984年在

西藏萨迦寺发现宣德款斗彩鸳鸯莲池纹靶杯后，

1985年、1988年又先后在景德镇御窑遗址宣德地

层发现了斗彩鸳鸯莲池纹碗的半成品（未填釉上

彩）及同类题材的盘。自此，在传世品及考古出

土物中均发现了宣德斗彩瓷器，器形有碗、盘、靶

杯，题材均为鸳鸯莲池纹。

（四）正统、景泰、天顺朝

1. 矾红彩

矾红彩双狮戏球纹盘，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十九〕。口径25厘米，足径16厘米，高3.7厘

米。侈口，斜曲腹，圈足。通体施白釉，裹足刮

釉。内、外均为矾红彩装饰，彩料暗沉。内底双圈内绘双狮戏球纹，内外壁分绘两组双狮戏球纹。同出

还有一片同类器底部残片，红彩鲜艳，底部无釉〔图二十〕
‹1›
。同类器另见绿彩产品。

矾红彩云龙纹匜，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一〕。口径18厘米，高6厘米。唇口，深曲腹，平底，

口沿一侧接短流。内外施白釉，底部无釉。器内无装饰，外壁以红彩绘云龙纹。同类器另见绿彩产品。

矾红彩云龙纹鸡心执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二〕。腹径18厘米，足径8厘米。该器与青花

及绿彩鸡心执壶造型一致，曲腹，圈足，足墙外斜，方形长曲流。通体矾红彩装饰，壶身鸡心形开光内绘

五爪云龙，开光外满绘云纹，外足墙双线内绘连回纹，流身绘云纹，嘴部勾绘两层双线，其间绘小云纹。

矾红彩云龙纹玉壶春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三〕。腹径17厘米，足径9.5厘米。圆腹略

‹1›  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2，故宫出版社， 2016年。

〔图十九〕 矾红彩双狮戏球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 矾红狮子戏球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
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 页132，故宫出版社, 
2016年

〔图二十一〕 矾红彩云龙纹匜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二〕 矾红彩云龙纹鸡心执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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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圈足稍外撇。颈、肩、腹部以低温红彩满绘五爪龙纹及云纹。圈足处饰一周如意云纹。同类器另见绿

彩产品。

2. 绿彩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四〕。口径25厘米，足径16厘米，高3.7厘米。形

制、纹饰与红彩同类器一致，然口沿、内底的双线使用青花勾勒，并使用黑线勾勒外轮廓〔图二十五〕
‹1›
。

绿彩云龙纹匜，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六〕。口径18厘米，高6.3厘米。该器与矾红彩同类器

的形制、纹样一致，惟口沿以青花绘弦纹一周。

绿彩云龙纹鸡心执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七〕。腹径18厘米，足径8厘米。该器与矾红彩

同类器异曲同工，惟彩料的使用不同而已。此外，本器鸡心形开光处使用青花勾绘。

绿彩云龙纹玉壶春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八〕。腹径16厘米，足径9.5厘米。该器形制、纹

样也与红彩同类器一致，惟前者不使用青花勾绘弦纹。

绿彩云龙纹钵，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九〕。口径18厘米，高6厘米。唇口，腹圆曲，平底。

‹1›  前揭《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3。

〔图二十三〕 矾红彩云龙纹玉壶春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四〕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五〕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残片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
瓷考古新成果》 页133

〔图二十六〕 绿彩云龙纹匜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七〕 绿彩云龙纹鸡心执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八〕 绿彩云龙纹玉壶春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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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体较厚重。通体施白釉，釉质肥润。器内无装

饰，外壁口沿以青花绘双弦纹，腹部主体以绿彩绘云

龙纹。

3. 青花矾红彩

青花矾红彩装饰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的一

种，既有青花地矾红彩，也有矾红地青花装饰，青花

与红彩相辅相成。

青花云纹矾红龙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足径8厘米，高8厘米。侈口，深曲腹，

圈足。内壁口沿饰青花弦纹两道，碗心青花双圈内以

矾红彩绘龙纹并辅以青花云纹，外壁口沿饰青花龟背

锦纹，腹部饰矾红彩龙纹并辅以青花云纹，外足墙饰

青花弦纹两道。

该器以矾红彩装饰为主，青花装饰为辅，纹饰间

留有较多的空白。此种装饰自宣德以来已有生产，如

前述宣德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

土〔图三十一〕。口径12.5厘米，足径7厘米，高10厘

米。侈口，曲腹，深腹，圈足稍内敛。内底青花双

圈内以青花绘海水并留白龙纹，再以矾红彩填绘龙

纹，外壁口沿饰青花流云纹，腹部亦以青花海水衬

托形态各异的矾红龙纹。同类装饰、纹样的器物还见

有青花海水矾红直口碗〔图三十二〕，口径13.5厘米，

足径7.2厘米，高7.2厘米；青花海水矾红龙纹盘〔图

三十三〕，口径20厘米，足径12.5厘米，高4.5厘米；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图三十四〕，口径4厘米，

腹径11厘米，足径50厘米，高10厘米。

此类装饰采用青花与矾红结合的工艺，波涛汹涌

的海水加之腾跃的红龙，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是

“空白期”彩瓷中十分有特色的一类装饰，并为成化一朝所继承。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三十五〕。口径13.5厘米，足径7厘米，高

10.5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内底青花双圈内先以青花绘翼龙纹，再于龙纹外绘矾红海水纹，外壁

〔图二十九〕 绿彩云龙纹钵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 青花云纹矾红龙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一〕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二〕 青花海水矾红直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三〕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四〕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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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沿饰一周青花回纹，腹部以

青花分别绘龙、马、狮、龟、象、

鹿、羊、螺、麒麟九种瑞兽，再

以矾红绘海水纹。同类装饰、

纹样的器物还见有矾红海水青

花瑞兽纹盘〔图三十六〕，口径

18厘米，足径11.5厘米，高4

厘米；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

壶〔图三十七〕，口径4厘米，

腹较11厘米，足径5厘米，高

10厘米。

此类器物装饰工艺与上述

青花地矾红彩的器物刚好相

反，采用矾红作地，突出青花

纹样。这种装饰从宣德时期已

经发端，成化时期亦多有烧

造。2014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此类装饰在所谓的“空白期”亦未中断生产。从视觉角度讲，矾红作地绘青

花的装饰要稍比青花作地填矾红彩的装饰规制且视觉性强。关于这一点，很容易从工艺的角度加以解

释：二者都需要先绘青花，然矾红地青花装饰只需要在绘制好青花纹样后，再在空白处以矾红绘制纹

样，釉上与釉下装饰突出的都是“绘”；而青花地矾红装饰需要以青花预先做出留白纹样，再于留白处填

绘矾红，很容易造成纹样的呆滞，两种装饰好比正、反写字，难易不言自明。

4. 斗彩

斗彩鸳鸯莲池纹碗〔图三十八〕
‹1›
，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口径19.1厘米，足径7.8厘米，高

8.2厘米。 侈口，曲腹，圈足，足墙稍内斜。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绘四组莲荷，并以红蓼、慈姑

点缀，两对鸳鸯穿插其间，下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一周，碗心绘一对鸳鸯和四组莲荷。这种鸳鸯莲池

纹在宋代以后多有生产，另见该类瓷器的青花半成品〔图三十九〕
‹2›
。

斗彩绣墩，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四十〕
‹3›
。顶部及侧壁有镂空装饰，因仅见残片，具体构造不

‹1›  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出土陶瓷》页231，香港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页164－165，文物出

版社，2009年。

‹3›  前揭《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4。

〔图三十五〕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六〕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七〕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八〕 正统斗彩鸳鸯莲池纹碗
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陶瓷》 页231，香港冯平山博物馆，
1992年

〔图三十九〕 正统斗彩鸳鸯莲池纹碗半成品
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
图片采自 《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 页164-165，
文物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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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绣墩表面以青花勾勒图案，用低温

绿、红、黄等彩填绘，较多使用圆点、菱形

等几何纹饰。此类器物此前从未发现，

它为重新审视所谓“空白期”的御窑瓷器提

供了新资料。

 

二  明代早期彩瓷发展的
阶段性

通过对上述各阶段彩瓷品种举例，

我们可以对明代早期彩瓷发展的概况稍

做总结。

洪武时期的彩瓷目前仅见矾红彩

和红绿彩，前者属于单色彩（仅用一种

彩），后者属于简单的复合彩（有红、绿两种彩，至宣德以后则有更复杂的斗彩、五彩等）。景德镇红绿彩

瓷的生产可以在元代找到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北方磁州窑等。1981年景德镇落马桥灰坑中出

土过两片红绿彩瓷片，其中一件为红绿彩菊纹碗残片，矾红描线，绿彩绘叶，与磁州窑红绿彩风格一

致
‹1›
。在讨论红绿彩的发展时，秦大树等学者指出，景德镇彩瓷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北方红绿彩瓷的衰

落
‹2›
。1994年景德镇中渡口基建工地元代地层也出土过一块红绿彩菊纹高足杯残片。此外，在北京、上

海、桂林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地均出土过元代红绿彩瓷残片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出土的红绿彩瓷

器中，有不少应晚到洪武时期，仅从风格上较难将二者区分。近年来，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的考古工作，

在明初地层也发现了少量的红绿彩，这对于认识元末明初红绿彩瓷器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南京地区发现的洪武矾红彩云龙纹盘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单色矾红彩瓷器，是这一时期的创新作

品。经永乐、宣德及空白期的进一步发展，为成化一朝所继承，直至嘉靖、万历仍有较大量的生产。且据

《大明会典》记载，嘉靖时期因鲜红釉屡烧不成，“内鲜红改作深矾红”
‹4›
，矾红料的重要性更加突显。

永乐时期的单色彩的品种在矾红彩、金彩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新出现绿彩、黄彩。此外，永乐一朝着

重在红地绿彩、黄地绿彩等低温复合彩瓷方面创新，为宣德时期以斗彩为代表的高温与低温复合彩瓷的

‹1›  前揭《景德镇出土陶瓷》图版162。

‹2›  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页48－60。

‹3›  江建新：《宋元明初釉上彩瓷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页46－57。

‹4› 《大明会典》卷二〇一“器用”条，东京图书馆藏正德六年校本。

〔图四十〕 斗彩绣墩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 《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
瓷考古新成果》 页134

〔图四十一〕  红绿彩带盖梅瓶
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出土
图片采自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页10，157，科
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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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金彩，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北侧发现了一批元代瓷器，其中有孔雀绿釉地金彩、

宝石蓝釉地金彩盖盒
‹1›
。此外，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卵白釉金彩龙纹玉壶春瓶

‹2›
。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

宝石蓝釉金彩折枝梅纹杯、宝相花纹匜
‹3›
。高安和景德镇出土物上的金彩是直接用金箔贴制，易剥落。

保定窖藏出土物是以金加铅粉研成粉末，再调大蒜汁描绘在瓷器之上，经焙烧后用玛瑙打磨而成。贴金

的技法在前述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中一直使用，并为成化所继承，描金的技法流传至今。

宣德时期彩瓷方面最大的进步在于首创釉上釉下结合彩，既有相对简单的装饰如青花填红彩、青花

红彩，也有复杂者如斗彩等，都是新创的品种。尤其是斗彩的创烧，直接成就了成化一朝最富盛名的彩

瓷艺术。如果说宣德时期的斗彩装饰还是较为单一的鸳鸯莲池题材，到了成化时期，鸡缸杯、三秋杯等

名品的烧造，则丰富了斗彩艺术的表现题材。

关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即所谓的“空白期”，其御窑瓷器烧造情况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不必说彩

瓷，即便对青花瓷器，学界长久以来也不清不楚。虽然根据文献记载，东西方学者都明确指出这一时期

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御窑瓷器生产，只是数量有所衰减，但苦于不见年款，很难取得认识上的突破，造成

了研究的“空白”。通过1988年御窑厂发现的一批瓷器，经与文献对照，学界基本同意空白期存在无款的

御窑。依据考古方面的成果，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一些空白期瓷器开始得到大家的认识。

自2014年以来，在御窑厂范围内关于空白期瓷器又有重要的发现，为重新审视空白期御窑瓷业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在出土的瓷器中，大件器物格外醒目，如大缸、大盘、绣墩等。尤为难得的是，出土的红

彩、绿彩、青花加彩、斗彩等彩瓷，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彩瓷的生产在空白期也并未中断。而且器类、题

材、装饰等方面较宣德时期也有进步之处。器类有碗、盘、高足碗、梨形壶等；题材除鸳鸯莲池外，还有云龙

纹、海水龙纹、海水瑞兽纹等；装饰既有简单的釉上釉下结合彩，如青花加彩，也有复杂者，如斗彩。

三  对明早期御窑彩瓷的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梳理，笔者对明早期御窑彩瓷有以下几点体会：

1. 明早期御窑彩瓷生产承前启后

明朝建立伊始，朝廷即颁布了各项条令，其中对服色、器用及其他制度做出了规定。如《皇明典礼

志》载洪武三年五月丁未，“凡官民所用金银磁器，不得制龙凤文及僭用金酒器爵” 
‹4›
。又如《明史》载洪武

‹1›  前揭《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71。

‹2›  刘金成：《高安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世界最有魅力的博物馆之一》页52，文物出版社，2011年。

‹3›  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页17－22。

‹4›  （明）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卷二〇“器皿”，万历四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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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礼部言：“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 
‹1›
。此外，明初还规定了

各级官民所用器皿的品第，瓷器的重要性和普及性较之前代有极大的提升。

从洪武、永乐、宣德及“空白期”各朝彩瓷的发展轨迹来看，最大的特点在于创新，这为后来御窑瓷器

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早期各朝在前代基础上都有所创新，而不是抱残守旧，如永乐时期创新出

了填彩装饰，宣德时期创新出了釉上釉下结合彩装饰。明清时期彩瓷的主要装饰工艺在明代早期多已建

立，后代则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了各装饰工艺下的品种。至明代中期，彩瓷的品种已达

20种以上，彩瓷在整个御窑瓷器生产中的比重大幅提升。

以2014年御窑遗址的发掘为例，在TN33W15/W16⑩a代表的正德后期地层中，在总计2920件（片）

的器物中，白釉瓷占21.78%，彩瓷半成品占18.25%，白釉彩瓷半成品占13.97%，青花瓷占12.23%，黄

釉瓷占11.54%，青白釉瓷占6.34%，低温蓝釉瓷占3.42%，低温绿釉瓷占3.18%，黄地绿彩瓷占2.19%，红釉

瓷占2.16%，白釉绿彩瓷占1.58%，其他各色器物比例均不及1%
‹2›
。综合统计，彩瓷及其半成品占到了全部

瓷器品种的35%以上。明中期彩瓷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和地位离不开明早期所做的良好铺垫。

2. 明早期御窑彩瓷的用途单一，服务于宫廷，未见用于赏赐，祭器主要为白瓷

从文献看，明代早期官窑彩瓷主要是作为日用器被宫廷使用的。《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

定：……凡江西烧造全黄并青碌（绿）双龙凤等瓷器，送尚膳监供应。其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

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由此可见，明代初年部分彩瓷已经作为膳食用器被宫廷使用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景德镇在明代初期已经能够生产一些品种的彩瓷了，这与考古发现的情况是一致的。

除宫廷使用之外，我们从后世文献中也不乏见将御窑彩瓷作为赏赐品的例子，如雍正时期，权臣年

羹尧就因珐琅彩瓷制之精巧，颜色娇丽，上折向雍正皇帝索要，而最终也获得了数件的恩赐
‹3›
。然而在

明代早期，不论是赏给朝贡国的礼品瓷，还是赏给大臣的瓷器中，我们都找不到赏赐彩瓷的例子，大量

作为赏赐用途的是白瓷和青花瓷，如宣德三年，“（朝鲜）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勑赐白素磁器十卓，

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
‹4›
。皇帝赏给大臣的器物，如宣德皇帝赏赐给号称“东杨”的首辅大臣杨荣

‹1› 《明史》卷四七《志二十三·礼一》“笾豆之实”，页1237，中华书局，1974年。

‹2›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8期，页4－42。

‹3›   《川陕总督臣年羹尧奏谢御赐珐琅等宝物折》：“……臣伏睹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折恭谢天恩。更

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朱批：“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

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三册，页58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4›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页342，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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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瓷器，虽然明确是御用器物，且有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但都是白瓷
‹1›
。

在祭器方面，主要使用的是白瓷。如洪熙元年，“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

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
‹2›
。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也出土有作为祭器的白瓷爵。至于作为祭祀用器的

各式颜色釉瓷等，至嘉靖时期才完全确定。此时随着四郊分祀制度的确立，明确使用作为代表天、地、

日、月四郊的青、黄、红、白四色祭器，并命景德镇烧造这些郊祀用瓷。

由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白瓷在明代早期具有较重要的地位。通过梳理明代早期与陶瓷相关的官方文

献可知，这一时期至少有10条记载明确提及了白瓷，包括下达烧造白瓷的命令、赏赐白瓷的旨意等，从

性质上又可将这些瓷器分为祭器、日用器、赏赐用器等。永乐皇帝在拒绝回回进贡的玉器时也提到对“洁

素莹然”的中国瓷器的喜爱
‹3›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加上多种实际用途的需要，促使永、宣时期

以甜白为代表的“洁素莹然”瓷器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及至明代中期，随着彩瓷、颜色釉瓷等烧造愈发成

熟，其在宫廷、礼制等方面的重要性也愈发提升，这在考古学及传世品上都有着深刻的体现。

四  小结

通过上文对御窑遗址出土或传世明代早期彩瓷的梳理，我们了解了彩瓷发展的基本脉络，也了解了

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各朝彩瓷的品种和创新程度。洪武继承了元代金彩、红绿彩的生产技

艺，并有矾红彩瓷生产。永乐时期在此基础上，创烧了红地绿彩、黄地绿釉等低温复合彩瓷装饰。宣德

时期则进一步将釉下高温与釉上低温彩相结合，生产出了青花加彩、斗彩等产品，成就了明清两代斗彩、

五彩瓷器的大发展，对于粉彩、珐琅彩瓷的烧制也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而“空白期”彩瓷的新发现，颠

覆了学界以往的认识。作为连接宣德与成化的桥梁，对促进器类、装饰题材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不可

磨灭的作用。

［作者单位：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赐以（杨荣）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瓷酒器、查钟、瓶罐、香炉之类”。见杨荣：《杨文敏公集》附录陈循《少师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杨公行实》，明正德十年（1515）刻本。

‹2›  《明宣宗实录》卷九，页231。

‹3›  永乐四年，“回回结牙思进玉枕，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

必此也。”见《明太宗实录》卷六〇，页879。


